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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月16日16时55分，知名歌手姚贝娜在北京大学深圳医院（以下简称北大深圳医院）去
世。深圳晚报采访姚贝娜眼角膜捐献一事，引发了网络舆论风暴。为充分尊重逝者和逝者亲属，在
姚贝娜追悼会结束之后，昨天，深圳晚报社正式公布整个采访经过。据悉，为求全面、客观、公正，深
圳晚报社对报社以外的核心当事人的表述，仅使用第三方公开报道的内容和说法。

深圳晚报澄清偷拍姚贝娜遗体事件：

没拍遗体 没争执

1月16日16时55分，姚贝娜去世。
接到消息后，深圳晚报编委、摄影记者赵

青，文字记者李飞相继从报社赶往医院采访
（注：深圳晚报社距北大深圳医院仅一街之
隔），另一名当事人、摄影记者陈玉则于18时赶
往医院。时逢周末，陈玉在外未带相机，就直
接去了医院。当时ICU病房外有大批记者在等
待采访。

17时40分，华谊音乐举行第二场发布会，

赵青、李飞在北大深圳医院综合楼发布会现场
采访。发布会现场正式发布了姚贝娜眼角膜
捐献的消息。发布会结束后，来自全国的数十
名记者陆续赶往北大深圳医院负一楼，在作为
临时手术室的太平间外等待眼角膜摘取手术
开始。

19时20分许，深圳晚报3名记者在走廊看
到为姚贝娜实施眼角膜摘取手术的医生姚晓
明博士。此后发生的事实如下。

当事记者还原事发经过回应关键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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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飞：在发布会正式发布捐献角膜的消息
后，我们就赶往太平间。根据经验，几十家媒体
应该都要去由太平间暂时改成的临时手术室。
而我们碰到了姚博士，帮他拿了东西就跟着他
进去了。

我用手机也拍了些姚博士工作的照片。赵

青老师被叫出去了，其间没有和家属冲突，更
没有推倒逝者母亲。我是文字记者，我考虑还
得在那等着准备采访姚博士手术的结果，所以
我还在里面。经纪公司的人后来找到我，问手
机如果有照片那也要删掉。我说好的，很配合
地就把手机给对方让他们全部删了。

“推倒贝娜母亲”子虚乌有

赵青：当时我带着一个很大的单反相机，
一看就是媒体记者，怎么偷拍？我们更没有必
要拍摄遗体遗容，拍摄这种照片绝无可能出现
在报纸和我们的网站上，这是一种常识。

在深圳，媒体记者进入医院太平间或者手
术室拍摄的是遗体捐赠手术过程或遗体告别
的庄重场景，这并不是什么稀罕的事，在深圳
也不是深圳晚报一家这么做过，国内外这样的
拍摄都有。因为我们一般会拍摄医生鞠躬、告
别、献花的镜头。深圳第一位也是全国首位无

偿捐献眼角膜者——向春梅，以及很多遗体捐
献者，我们都是这么拍摄的。

医生致敬逝者的画面，释放逝者人性的光
辉，弘扬社会正能量。多年来这种做法，影响到
很多人加入到人体器官捐献中。深圳市第一座
眼库成立以及我国首部器官捐献移植法规的出
台，都是公益人士、捐献者和许多媒体共同努力
的结果。如果知道眼角膜捐献的重要意义，就
不会质疑我该不该在现场，怀疑我拍摄的操
守。我也是一个有多年经验的摄影记者。

没有偷拍遗体

赵青：我们遇到姚晓明博士时，他手上提
了好几样东西，还抱着一束花。因为眼角膜捐
献新闻拍摄的工作关系，我和姚博士相对熟一
点，其他记者也都认识他。大多数媒体记者此
刻都知道姚贝娜要准备手术，只是一般来说会
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等待遗体化妆。我就问
博士是不是快要手术了。他说是的。我说很
多记者都在外面等了。这基本属于客套话。

看到他拿了这么多东西，我们就顺手帮他
拿着。他捧着鲜花，一路往手术室走。我们也
就跟着他走。手术室门口有人问姚晓明这3个
人干什么的，姚博士说是帮他拿东西的。我
们就这样进了临时手术室。整个过程我们都
穿着平时的衣服，相机也随身带着，并没有找
白大褂特意伪装。如果家属或医生这时
候让我们回避，我们肯定都会出去。

没有“穿白大褂伪装医护人员”

赵青：进去后，看到里面是里外三间房。临
时手术室在中间一间，很空旷。姚贝娜的重要亲
属和华谊公司大部分人分别在两头的房间。

姚晓明博士一进入现场就专心准备手术工
作，并将鲜花放在了姚贝娜的身上，深深鞠躬。
职业的本能，我立刻拍了他的献花和鞠躬场
面。姚晓明看见我拍，轻声问你拍什么啊，我说
拍你工作啊。他用手指了里面的房间，那你先
去问下姚主席（姚贝娜的父亲）。我就进里间问

姚主席，以前我也见过他的，只是不太熟。他很
悲伤，我说明来意，但他很温和地拒绝说，最好
不要拍了，也不要见报。我说好，就往外走。经
纪公司的人拉着我要求我删掉献花的照片。屋
子里面很空旷，声音有点大。我们来到外间把拍
摄的献花照片全部删掉给他们看了。后来我也
就没进去了。这就是过程。没及时沟通，我深深
自责。在整个过程中，根本没有发生争执问题，
更没有人高喊新闻自由这种的言论。

手术前后各方克制

陈玉：我觉得叫我去现场太突然，这是个
很紧急的任务。当天下午我本来是去带孩子
的，正在福田山姆会员店那边。我接到赵青老
师的电话，他很急地说你在哪啊，赶紧到北大
深圳医院来，姚贝娜病逝了。我说我相机都没
带。他说你先过来吧！

等我到了医院，领导开始分配任务。因为
我没带相机，所以也没给我安排具体的任务。
也就是说，我只是过来协助赵老师工作，我们在
一楼遇到。我跟着赵青老师走，然后碰到姚博
士，我帮着拿了工具箱，就进去了，没人阻拦。
里面的人除了姚博士我一个都不认识。我一直
认为我是来协助工作的。赵青老师拍了献花的

照片，有人不同意，只见姚博士也上去解释说是
拍工作现场，没有恶意。最终不同意就让他们
删了照片。他们后来也删了李飞的照片。但始
终没人来找我，也没人问我是干什么的。可能
我什么事都没做吧。我是摄影部的，赵青是我
的领导，这是我印象中记者拍摄眼角膜捐献第
一次被请出去，所以我也蒙了。赵老师不在，我
只好在那里待命。手术结束后，我就出来了。
手术时间也不长。

当天20时20分左右，姚贝娜父亲姚峰致
电深圳晚报总编辑，对深圳晚报的采访报道和
关心姚贝娜后事表示感谢，也感谢能理解他们
家属的情绪。 （宗合）

所拍照片现场全部删除，无一张见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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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贝娜（资料图片）


